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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4日，一位来自中国的盲人张洪，
登顶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他成为了亚洲第一
位、世界第三位登上这座高峰的盲人登山家。纪录片
导演范立欣和他的团队历时三年，跨越两国，记录了
张洪攀登珠峰的全过程。这部纪录片《看不见的顶
峰》于10月27日全国公映。日前，范立欣接受了记
者的专访，他表示，记录平凡人的英雄主义和高光时
刻，是自己创作一贯的追求，“希望这部影片能够让
观众重新燃起对生活的梦想。”

《看不见的顶峰》导演范立欣：

平凡人的高光时刻值得被记录

从珠峰回来后，夏琼发现张洪变了
很多，“他从山上回来后，开始直视他看
不见的事实，也开始跟我好好说话，这
是最大的改变。他打开心扉对于我来
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夏琼说。

而张洪也直言：“在攀登珠峰时，
我发现，在珠峰面前，没有身份之分、
男女之分和贫富之分，所有人都是公
平的。当我愿意付出信任的时候，我
会获得更多，我也更加能敞开心扉去
面对所有的事和物，内心也变得越来
越平静。”他笑称，以前自己不愿向妻
子低头认错，但攀登珠峰回来后，自己

开始愿意低头，向妻子说“对不起”。
这是范立欣最想看到的结果，在

价值多元的今天，他不想简单用一个
鸡汤式的英雄主义故事来忽悠观众，

“我更希望通过张洪的故事，让大家感
受到，其实你心里也住着一个英雄，只
不过可能被日常生活的压力和焦虑掩
盖了。也许你应该走上一条发现自己
内心英雄的道路，去重新定义自己的
可能性，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张洪真正要攀登的珠峰就
在他的心里。”范立欣肯定地说。

据北京日报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英雄

时间拨回到2019年，一位登山
的朋友告诉范立欣，有一位盲人想
找他去登山，他觉得这件事非常疯
狂，感觉可能性不大，但危险性很
高。他问范立欣，这事可不可以拍
成一部电影？范立欣觉得有点意
思，于是在 2020 年春节飞到了成
都，跟这位叫张洪的盲人见了面，两
人聊了一个多小时。从交谈中他得
知，张洪来自一个盲人家庭，父亲和
叔叔都是盲人，他从小在这样的环
境里长大。到了20岁，他的青光眼
病发作，眼睛开始失明。那一刻，他
觉得自己的世界坍塌了。范立欣问
他，为何如此执着地要去攀登珠
峰？张洪平静地说：“虽然我看不见
这个世界，但是我希望这个世界能
看见我。”就是这句话，一下子触动
了范立欣的心弦，他决定要把张洪
的故事记录下来。

张洪在失明前，就认识了现在

的妻子夏琼，她是一个重庆姑娘，家
庭条件远高于张洪。在张洪失明
后，夏琼依然不离不弃，跟他结了
婚，还有了一个儿子。两人先是到
上海打工，然后去了西藏的阜康医
院，在那里做按摩理疗师。“我认识
张洪的时候，他是一个看得见的小
伙子，非常阳光。”夏琼说，但自从失
明后，“他的心门一度关了好多年。”
张洪自己也承认，失明后自己的心
情一度变得非常急躁，总觉得自己
比别人矮了几分，很想证明自己。

范立欣很能理解张洪的心思，
“作为一个男人，20年来，都是妻子
在照顾自己，他很想通过一件事情
来证明一下：我也是一个称职的丈
夫和父亲。攀登珠峰对于他来说，
不是一个简单的英雄主义的动机，
他也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想以此
出名。在这背后，是他对妻子和儿
子的爱、承诺和责任。”

张洪的一句话打动了他

张洪攀登珠峰不是一时心血来
潮。早在2014年，他在西藏认识了
资深登山家洛则，后者是2008年去
珠峰取奥运圣火的西藏登山队的主
力队员。张洪跟着他训练了六年多，
登山高度从5000米慢慢上升到7000
米。由于夫妻俩的收入不高，他就采
用了最笨拙的训练方法：爬楼梯。每
天早上4点起床，戴着无氧面罩，背
着30公斤的杠铃片爬楼，一天爬两
次，要四五个小时。每两周还要做
一次24小时不间断的爬楼训练。

“张洪失明后，他自己就成了一
个厚厚的茧壳，当他登山的时候，这
个壳仿佛就出现了一个裂痕，一道
光射了进来。”范立欣说，对于张洪
是否能够顺利登上珠峰，范立欣心
里也没有底，“他要克服的困难其实
很多，就连能不能筹到足够的钱我
都不知道。我当时想的是，这不仅
仅是一个攀登和冒险的故事，我更
关注的是张洪和周围人、社会的关
系，包括他的妻子和向导强子。即
便他没有成功登顶，他回来还是要

继续生活，不是吗？”
今年46岁的范立欣是武汉人，

1998年，他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和中
央电视台任新闻记者。在央视做记
者期间，他经常接触到农民工这个
群体，也开始萌生了记录平凡人生
活的梦想。

2009 年，他执导的纪录片《归
途列车》讲述了四川一对农民工夫
妇外出打工的经历，该片获得了第
33 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最佳
纪录片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让他一
下子进入到国际上最优秀的纪录片
电影人行列。“我一直关注的都是平
凡英雄。”范立欣告诉记者，生活不
只是岁月静好，平凡人的身上一样
有英雄主义的渴望，“我希望能够记
录下他们身上英雄主义闪耀的瞬
间。当然，这种英雄主义不是指你
非得要去做一个疯狂的举动，而是
指你要能克服自己不能克服的东
西。”在张洪的身上，范立欣想要挖
掘的正是这种隐藏在英雄主义背后
更加深层次的情感内核。

登山就像是照进张洪内心的一道光

为了跟拍张洪，范立欣专门请
了两位优秀的登山摄影师王振和丁
亮，其中一位还登上过珠峰。有登
山经验的观众能够理解，在风雪交

加、雪崩随时发生的登山途中，要想
随时跟拍张洪是一件多么困能的
事，尤其是那些深沟和陡峭的冰壁，
摄影师需要从远处取景拍摄。攀登

用“黑场”模拟张洪登顶时的视角

途中的节奏更加重要，节奏一乱就会
消耗人大量的体力，而摄影师需要一
会儿在前面拍，一会儿从后面拍，还要
随时赶超到队伍前头，节奏完全被打
乱，“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可以
说这部电影是我们摄影师拿命换来
的。”范立欣感叹道。

还有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那就
是电。在珠峰，只能靠太阳能充电，但
不巧的是，拍摄这些天，珠峰的天气特
别差，经常三五天都是下大雪。为了
省电，摄制组想尽了各种办法。

开弓没有回头箭！离登顶只有
100来米时，摄制组发现，所带的氧气
已经所剩不多了，而此时，张洪的身体
状况也达到了极限。为了帮助张洪实
现登顶的梦想，两位摄影师主动要求
把自己的氧气都留给张洪，他们下

撤。因此，张洪最终登上珠峰的那一
刻，并没有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张洪
回忆，“我登顶时的心情其实有点恐
怖，一秒钟也不想多呆，因为家里还有
妻子和儿子在等着我，而下山的路才
是更危险的。”

好在范立欣并没有被这段缺席的
影像难倒，他最终选择了用一段非常
艺术化的“黑场”来模拟张洪登顶
时的视角，他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
是可以被观众接受的，“因为整部电
影就是让观众一点一滴地跟着张洪的
脚步来了解他的，只有让观众走进了
张洪和夏琼的内心世界，他们才能
感受作为盲人的张洪是多么的不容
易，也更加能够感受到张洪最后登
顶时的这段‘黑场’画面究竟意味
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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